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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伙子，务工期间出了严重的事

故，送到医院后，治愈的希望渺茫。

协调员介入想要做些工作，但得知

一个情况：小伙子的父母很早就分

居，一直没领离婚证，小伙子一直

和妈妈生活。

奇怪的是，这个时候，一直不

打照面的小伙子爸爸，突然出现了，

找到协调员，张口提了两点要求：

第一，孩子养这么大不容易，如果

要做器官捐献，能有什么经济上的

补偿；第二，打听受捐献者的家庭，

对方认为，既然儿子的器官移植到

受者的身体里，就把移植患者当自

己的孩子，逢年过节他会去移植受

者家里看看“儿子”的。

协调员认为这样的诉求特别不

合理。首先，器官捐献不能和经济

利益挂钩，这是大忌；其次，器官

捐献后，放在网上统一分配流转，

所有的医生和协调员都不知晓捐者

的信息。但显然，这位父亲，在谈

判之前，就认真研究了器官捐献流

程的关键，那就是——只要是捐献

者，父母都要签字确认。作为小伙

子的生父，他恰恰握着一个签字确

认权。像这种讲条件、开价的情况，

把捐献直接当作生意和交易，协调

员会坚决予以拒绝，不会再和他接

触了。

假如为了顺利获得器官捐献而

答应一些无原则的事情，都会给未

来埋下隐患——2018 年，安徽省蚌

埠市怀远县人民医院的案子，在整

个业内，一直是个警醒。

当时医院重症科主任等 6 人，

在没有红十字会人员在场监督、见

证，未经批准跨地区进行人体器官

捐献及没有配偶、成年子女、父母

共同签字确认器官捐献等情况下，

实施尸体器官摘取手术，非法捐献

获利，分别被判刑。

高晓刚表示，协调员不会做谋

利的事，也不允许捐献者家属把捐

献当生意来做。但是假如碰到一些

弱势群体，协调员会酌情考虑，尽

力提供帮助，如果力量不够，还会

向省级红十字会反映情况，引导更

多爱心力量来提供帮助。

例如，2020 年，一位快递小哥

意外车祸去世，家人同意器官捐献。

当时他妻子还怀着二胎，坚持孕育

这个小生命。可是等孩子出生后，

却发现孩子罹患先天性唇裂。

这时候，红十字会就介入了，

从募捐到启动基金，再到联系上海

九院专家会诊，目前患儿已经成功

完成一期修复手术。

高晓刚说，协调员一直抱有这

样的理念：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哪怕他们没有进行器官捐献，协调

员知道了，可以做的，也会去援手。

“当你把当事人的困难收集起来，

想办法解决，得到他们的认可，他

们才会信任你。”

捐献老伴儿器官，
被亲戚气愤指责

器官捐献事关重要的伦理问题，

在我国千百年来的传统观念里，当

一个人逝世后，最为讲究身体完整

地入土为安，否则就是对死者的不

尊重。

但也有很多家庭，从生命延续

和利他主义的角度，自愿参与器官

捐献，出现了很多感人的故事。

曾有一对老夫妻，退休后在上

海安享晚年，买了房子，做了规划，

但两人没有孩子。有一天，夫妇俩

在外滩跑步，老爷子突然倒地不起，

后脑勺直接撞到了观光平台的硬石

板路上，当时就人事不省了。送医

后救治的希望渺茫，老太太便主动

提出器官捐献。她说，作为丁克家族，

以后没人陪她了，她准备去养老院

养老，但内心的希望是，老爷子的

生命能够以另一种方式得到延续。

那天，老太太家里来了很多人

探望，外人甚至家属都特别不理解。

他们认为，老太太家境好，不缺吃穿，

为何要卖老伴儿的器官赚钱？话说

得不中听，但老太太有自己的想法。

协调员立马就跟进了。

当时是 2016 年，遗体和器官捐

献工作体系初步建立，神经外科的

教授怕惹纠纷，赶紧翻阅最新的指

南一条条核对。但高晓刚觉得不该

站在谈判、风控的角度，应该和家

属坐在一起坦诚地聊。老太太也觉

得，越早捐献，她的先生也能留存

更多。

家属有质疑，协调员就要“搭

桥梁”，这个桥梁就是真正站在对

方角度思考，知晓他们的想法，解

决他们的难题。高晓刚坦承，“我

们总以为老年人思想固执，没有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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